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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漢武帝罷黜百家
小徐:下列可否幫我找到翻譯，藍色部分士論文中的引文

     下列出處《後漢書》卷七十九，《儒林列傳上》第2545-2546頁

昔王莽更始之際、天下散亂、禮樂分崩、典文殘落、及光武中興、愛好經術、未及下車、而先訪儒雅、採求闕文、補綴漏逸、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書、遁逃林藪、自是莫不抱負墳策、雲會京師、范升、陳元、鄭興、杜林、衛宏、劉昆、桓榮之徒、繼踵而集、於是立五經博士、各以家法教授、易、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、尚書、歐陽、大小夏侯、詩、齊、魯、韓、禮、大小戴、春秋、嚴、顏、凡十四博士、太常差次總領焉、 
翻譯：

過去，在王莽和更始交替時期，天下分裂動亂，禮樂分崩離析，典章文學殘缺衰敗。到光武中興，喜歡經學，沒來得及下車，就先去訪求儒雅之士，採集搜求殘缺的文章，增補充集漏失散逸的典籍。在逭以前，天下的有學之士大多攜帶書籍，逃往山林水澤處隱居。自此無不手抱肩負古代典籍，像雲一樣聚集京師。范升、陳元、鄭興、杜林、街宏、劉昆、桓榮等人，接連會集。於是確立《五經》博士，各自以家法傳授學生，《易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  《尚書》有歐陽、大小夏侯，《詩經》有齊、魯、韓，《禮記》有大小戴，《春秋》有嚴、顏，一共有十四家博士，太常按照次序總管他們。
建武五年、乃修起太學、稽式古典、籩豆干戚之容、備之於列、服方領習矩步者、委它乎其中、中元元年、初建三雍、明帝即位、親行其禮、天子始冠通天、衣日月、備法物之駕、盛清道之儀、坐明堂而朝羣后、登靈臺以望雲物、袒割辟雍之上、尊養三老五更、饗射禮畢、帝正坐自講、諸儒執經、問難於前、冠帶縉紳之人、圜橋門而觀聽者、蓋億萬計、其後復爲功臣子孫、四姓末屬別立校舍、搜選高能以受其業、自期門羽林之士、悉令通孝經章句、匈奴亦遣子入學、濟濟乎、洋洋乎、盛於永平矣、 
翻譯：建武五年，於是修建太學，改法古代典章制度，篷豆和盾斧陳列的陣容，排列齊備，身穿直領衣服、步履合乎法度的儒生，徐徐在其中行進。中元元年，開始修建三雍。明帝即位後，親自去舉行禮儀。天子首先領戴通天冠，身穿繪有曰月星辰的衣服，完備車駕、儀仗及祭祀所用器物，隆重舉行清掃道路的儀式，天子在明堂上朝見群臣，登上靈台觀看天象雲氣之色，在辟雍袒露身體切割牲口，敬重供養三老五更。宴饗和射禮結束後，皇帝端坐，親自講論經義，眾儒生手拿經典在皇帝面前詰問辯駁，士大夫和官吏，以及環繞辟雍的橋門來觀看和聽講的人大約用億和萬來計算。在這以後天于又為功臣的子孫、四姓親族支屬另外建造學校，搜求選擇學問很高的人來傳授他們學業，從期門和羽林軍的士卒開始，要他們全部讀懂《孝經》的章句，匈奴首領也派兒子到學校學習。多麼盛大輝煌的場面啊，在永平時期達到鼎盛了!
建初中、大會諸儒於白虎觀、考詳同異、連月乃罷、肅宗親臨稱制、如石渠故事、顧命史臣、著爲通義、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、毛詩、穀梁、左氏春秋、雖不立學官、然皆擢高第爲講郎、給事近署、所以網羅遺逸、博存衆家、孝和亦數幸東觀、覽閱書林、及鄧后稱制、學者頗懈、時樊準、徐防並陳敦學之宜、又言儒職多非其人、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、三署郎能通經術者、皆得察舉、 
翻譯：建初中期，天子在白虎觀廣泛召集眾儒生考正審議經書學術的同異，連續幾個月才結束。肅宗親自到場以皇帝身份裁決，同宣帝在石渠閣的舊例一樣，回頭要史臣撰寫通義。並且下詔書要高材生學習《古文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雖然沒有在官學建立博士，但都選拔成績優異的人擔任講郎，在皇帝身邊的官署供職，目的是搜羅遣漏散逸的學者，廣泛保留各家學術。和帝也多次去東觀，流覽閱讀眾多的書籍。到鄧太後代行皇帝權力，從學之士很是懈怠。當時樊准、徐防一同陳述敦促學術的措施，並且說負責學術的人大都不稱職，於是天子下詔書要公卿精選儒學官員，三署的郎官衹要能精通經術，都可以得到選拔。
自安帝覽政、薄於蓺文、博士倚席不講、朋徒相視怠散、學舍穨敝、鞠爲園蔬、牧兒蕘豎、至於薪刈其下、順帝感翟酺之言、乃更脩黌宇、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、千八百五十室、試明經下第補弟子、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、除郡國耆儒皆補郎、舍人、 
翻譯：自安帝處理朝政以後，對六藝文章不重視，博士不設講座，弟子們彼此看著怠惰離散，學校坍塌破敗，全都成為菜園，以至放牧和割柴草的小孩，到裹面砍柴割草。順帝被翟醋的話感動，就重新修建學校，所造的房屋共有二百四十棟，一千八百五十間。讓明經考試中成績下等的人去補任學生，甲乙兩科各增加
十個名額，對郡國中年老博學的儒者都補授郎和舍人。
本初元年、梁太后詔曰、大將軍下至六百石、悉遣子就學、每歲輒於郷射月一饗會之、以此爲常、自是遊學增盛、至三萬餘生、然章句漸疏、而多以浮華相尚、儒者之風蓋衰矣、黨人既誅、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、後遂至忿爭、更相言告、亦有私行金貨、定蘭臺桼書經字、以合其私文、熹平四年、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、刊於石碑、爲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、樹之學門、使天下咸取則焉、 

翻譯：本初元年，梁太后下韶書說：“自大將軍以下到六百石官員，都讓兒子到學校學習，每年經常在舉行鄉射禮的月份讓他們宴饗聚會，以此作為常例。”自此遊學的人增多興旺，達到三萬多學生。但章句之學逐漸荒疏，並且大都相互崇尚虛浮不實，儒者的風範已是衰敗了。黨人被殺以後，名望突出行為高尚的人大多受牽連而被流放罷免，以後終於發展到憤怒相爭，互相告發，也有私人以金錢財貨買通，改正蘭台漆寫的經書文字，來附和他們自己的經書文字。熹平四年，靈帝於是下韶書要群儒正定《五經》，刊刻在石碑上，用古文、篆書、隸書三種字體相互驗證檢校，立在太學門前，讓天下的人都作為標準。
初、光武遷還洛陽、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、自此以後、參倍於前、及董卓移都之際、吏民擾亂、自辟雍、東觀、蘭臺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諸藏典策文章、競共剖散、其縑帛圖書、大則連爲帷蓋、小乃制爲縢囊、及王允所收而西者、裁七十餘乘、道路艱遠、復弃其半矣、後長安之亂、一時焚蕩、莫不泯盡焉、 東京學者猥衆、難以詳載、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、以爲儒林篇、其自有列傳者、則不兼書、若師資所承、宜標名爲證者、乃著之云、 
翻譯：當初，光武遷回洛陽時，經籍和圖錄讖緯方面的書裝了二千多輛車，自造以後，比過去增加了三倍。到董卓遷都的時候，官吏百姓紛擾戰亂，辟雍、東觀、蘭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鴻都所藏的典籍文章，都被競相割裂拋散，那些絲帛書籍，大的就被連綴成帷帳車蓋，小的就被做成行囊。到王允收集帶往西京時，祇有七十多輛車，道路艱險遙遠，又丟失了一半。後來長安之亂時，書籍一時間全被焚毀，都蕩然無存了。    束京的學者眾多，難以詳細記載，現存衹記錄那些能夠精通經典成為一家的人作為《儒林篇》。那些自有列傳的人，就不同時記述了。如果師法傳承應當標明姓名作為證明的，這才予以記述。
